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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时代中的科学启蒙
——近代中国化学教科书的历史沿革

郭    震 *

（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 100081）

教科书是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也

是广大民众认识科学最基本的工具之一。我国

的化学教科书自清末诞生以来，已走过了百余

年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学术界关注新中国时

期化学教科书的变迁，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1-3]。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近代化学教科书，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等原因，目前仍少有

研究涉及。这一时期正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是我国科学启蒙和

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该时期化学教科

书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将有助于了解近代科

学在我国传播过程中逐步普及的本土化历程，

并为教育史研究和教科书编制提供参考。

1 近代化学教科书的历史沿革
1.1 清末的化学教科书

我国的化学教育是在 19 世纪中叶近代化学

[ 摘   要 ] 以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出版的化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教科书和出版数据

进行分析，探讨了教科书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变迁特点。我国的近代化学教科书经历了从翻译到自主编写、从

科学著作到教学用书的发展过程，其内容与形式日趋系统和规范，促进了学校教育发展和科学知识传播，其

变迁反映了化学学科的进步和教育理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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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入过程中产生的，最早出现在教会学校和

新式洋务学堂，讲授普通化学知识和一些应用

性化学工艺，由学堂自行拟定设科、修业年限和

课 程 内 容，系统的化学教育尚未形成 [4]1-8, [5]。

1862 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是将化学列入学校

教育的第一所官办学校，该馆总教习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于 1868 年

出版了科学译著《格物入门》，其中第 6 卷《化

学入门》一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化学教科书 [6]。

同时期出现的一批化学专著，如江南制造局翻

译馆徐寿、傅兰雅（John Fryer）的《化学鉴原》

《化学考质》《化学分原》等，广州博济医

学堂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何瞭然的

《化学初阶》，以及同文馆的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等人的《化学指南》，对 19 世纪

中后期的西方化学专著进行翻译，系统地将

近代化学各分支引入中国 [7]。这批化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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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国近代高等化学教育普遍采用国外教科书及教授自编讲义，本文所论述的教科书均指中学化学教科书。（参见：袁

振东 . 曾昭抡与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科建设，1931—1937[J]. 科学文化评论，2011(2): 19-29）

尚未按照学制以学年、学期分级分册，缺乏

一些现代教科书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严格意

义上讲，应被视作现代化学教科书①的萌芽或

雏形 [8]。

进入 20 世纪，伴随着“壬寅学制”“癸

卯学制”的颁行，近代学校制度开始建立，国

民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1902 年清政府颁布的

《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在中学第三、四年开

设化学课，每周 3 学时。1904 年颁布的《奏定

中学堂章程》要求“化学当先讲无机化学中重

要之诸元质（即元素，笔者注）及其化合物，再

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

机物”[9]3。根据一定课程标准编制、能系统反

映学科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开始陆续出

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我国

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系列教科书，其中的《最新

中学教科书·化学》（此书作者为美国的史砥尔，

译后由商务印书馆于 1903 年出版）是目前可见

的最早的新式化学教科书 [10-11]。此后，1905 年

学部设立，负责中小学教科书审定；1906 年编

译图书局设立，是编纂教科书的专门机构。但

由于新式学堂大量涌现，至 1907 年，全国已有

各类学堂 3 万余所，在校学生超过 100 万人 [12]，

所需教科书种类和数量繁多，官修教科书远不

能满足教学需要，民间出版的教科书遂成为清

末学校教科书的主要来源，其中的化学教科书

主要由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

清末影响较大的化学教科书均译自日本，

如龟高德平的《中学化学教科书》（文明书局

1906 年）、《最近普通化学教科书》（长沙三

益社 1906 年）、《新体普通化学教科书》（文

明书局 1908 年）、《最新化学教科书》（群益

书社 1909 年）4 个译本，吉田彦六的《化学

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1905 年）、《中等最

新化学教科书》（教科书译辑社 1906 年）、《中

学新撰化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1908 年）3

个译本，大幸勇吉的《最新化学教科书》（文

明书局 1906 年）、《中学近世化学教科书》（商

务印书馆 1908 年）、《近世化学教科书》（翰

墨林书局 1911 年）3 个译本，以及滨幸次郎、

河野龄藏的《中等教育化学矿物教科书》（普

及书局 1905 年）、《最新初等化学矿物教科书》

（文明书局 1907 年）2 个译本，均为当时日

本流行的中等化学教科书，为不同翻译者和书

局先后引进出版。总体上看，教材的内容和深

度较当时中学教育水平而言过多、过深，师生

使用起来负担较重 [13]。以虞和钦译龟高德平

的《中学化学教科书》为例，该书分“化学本

论及非金属”“金属”“有机化合物”3 个部

分，从简单的常见物质空气和水开始，系统介

绍无机元素及其化合物，其间穿插化学基本概

念（燃烧、氧化、元素、化学符号）和基础理

论（分子—原子论、质量守恒定律、定比定律、

倍比定律、气体定律、溶液与电离理论）。在

此基础上继续讲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性质，涉及

多种过渡元素，最后以元素周期律作为总结。

有机化学部分则将芳香化合物单列，除常见基

本有机物类别外，还介绍了腈、尿素等含氮衍

生物及生物碱、樟脑等天然产物。这一时期的

教科书多数未设置习题，并且均将化学实验置

于教科书正文之中，作为物质性质介绍的一部

分，没有将其作为栏目单独列出。图 1 《最新中学教科书·化学》1903 年

变革时代中的科学启蒙 <<< 郭    震 史海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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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化学教科书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

封建统治。1912 年 1 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

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 月，袁世

凯接任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并在 4 月将临时

政府迁往北京，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

临时政府于 1912 年公布了新的学制（“壬子癸

丑学制”），废除“忠君”“尊孔”“读经”

的封建教育宗旨，并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

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

禁用”，各书局出版的教科书须送部审查 [14]。

新学制中的《中学校课程标准》规定在中学第 4

年讲授化学，每周4学时，教学内容为“无机化学”

与“有机化学大要”。新旧交替之际的政治形

势与学制变革促进了教科书的发展，1912—1914

年短短 3 年间便出现了 11 种化学教科书，而此

后因军阀混战，社会动荡，1915—1922 年 8 年

间只出版了 3 种新的化学教科书 [15]。

化学因其自然科学属性，教科书基本内容

与清末相比并无明显变化。以民初时期影响较

大的“共和国教科书”系列的《共和国教科书·化

学》（王季烈，商务印书馆 1913 年）为例，该

书分 3 篇，上篇“化学通论及非金属”介绍化

学基本概念原理和 IIA~VIIA 族非金属元素，中

篇为“金属”，下篇“有机化合物”，与清末龟

高德平的《中学化学教科书》基本一致。然而

随着科学的发展，本书在最后的展望部分提到

了放射性现象和电子理论。同时，教科书在呈

现形式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本书将传

统的竖排改为横排，并将 95 个化学实验统一编

号，在正文中单独列出，作者认为这些实验“皆

余十年来教授中学化学所屡经试验，不易谬

误，且又不须繁复之器具者，俾经济艰难之学

校，用此书亦无设备不全之憾”[16] 编辑大意，考虑

了教学中化学实验实施的可行性。稍晚出版的

《新制化学教本》（虞铭新、华襄治，中华书

局 1919 年）不仅在每章后编入习题，还在每页

上方列出主要知识点，方便师生检索，并将资

料性的参考内容标为“备考”，以小号字体排印。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西

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我国，教育界在这种

思潮的推动下开始了学制改革的新探索。1922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

（“壬戌学制”），要求教育适应社会进化的

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并将中学分为初、

高中两个阶段。由于初、高中分立需要一个过

程，学校师资等条件一时难以跟上，且新学制

课程纲要将初中化学归于综合性的自然课中，

对化学教学内容并未作具体规定，故不少学校

仍使用此前的中学化学教科书，初中化学教科

书的编写与出版并未与学制改革同步。在 20

年代新学制颁行后出版的十余种化学教科书

中，仅有 3 种标明适用于初中。如《初等实用

化学教科书》（贾丰臻、贾观仁，商务印书馆

1924 年）将高中教科书金属元素的内容整合

成一章进行简介，其他部分几乎不变，教材难

度未与高中进行区分，针对性不强，不便于学

生学习 [17]。

1.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化学教科书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于

次年召开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整理中华民

国学校系统案》，颁行“戊辰学制”，基本沿

用了“壬戌学制”所确立的学校教育体系。

1929 年，教育部颁布暂行课程标准，1932 年

颁布正式的《初级 / 高级中学化学课程标准》。

图 2 《共和国教科书·化学》19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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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的课程文件相比，正式课程标准对教学

内容进行了详尽规定，并给出“实施方法概要”

以指导教学和教材编写，要求“以日常生活所

常遇之事物或用实验表示之现象为出发点，先

使学生对于该问题发生浓厚之兴趣，然后徐徐

引入教材”，“关于物产方面，应注重本国材

料”，“高中化学课程，不应为大学化学之袖

珍缩本”，“理论方面教材，不得超过全部教

材百分之三十” [9]33, 34, 40。 30 年代初，国内形

势相对稳定，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正

式课程标准的颁布为直接推动力，各家书局纷

纷推陈出新，我国教科书出版进入了近代的高

潮 [11]。课标颁布后的 5 年内涌现了 30 余种新

的化学教科书，占近代中国化学教科书出版总

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15]。其中影响较大的初、

高中成套教科书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韦镜权、

柳大纲《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郑贞

文《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中华书局

出版的蒋拱辰《初中化学》、黄德涛《高中化

学》，世界书局出版的朱昊飞《朱氏初中化学》、

钱梦渭《钱氏初中化学》，正中书局出版的王

义钰《建国教科书·初中化学》、黄素封《建

国教科书·高中化学》。其中多数教科书经数

次修订再版，一直沿用至 1949 年。

中各知识点的先后顺序，先介绍生活中最常见

的物质（空气和水），再讲化学基本定律、

概念和常见非金属元素，接下来以门捷列夫

短式周期表的顺序介绍主副族元素及化合物。

初中教材将有机物放在最后，高中教材则将其

置于“碳及其氧化物”一章之后，位于全书

中间。初中涉及物态变化、化学基本定律、原

子量、分子量、化学符号、化学平衡、氧化还

原、电解质、元素周期律等理论性内容，高中

涉及化学基本定律、原子—分子论、气体性质、

化学式、化学方程式、溶液、质量作用定律、

电化学、热化学、固体的性质、胶体化学、周

期律、容量分析、放射性、原子结构等理论性

内容。教科书内容较为系统全面，同时初、高

中教材有较多重复，这也是本时期化学教科书

所共有的特点。其原因正如郑贞文所述：“初

中毕业生，学力不一，故说明化学现象，由浅

显平易处入手，一切定理定义，均从详叙述，

循序演进，以确立化学之基础知识。”[18] 足

可见当时中学教育水平之参差不齐。

图 3 《新时代高中教科书·化学》1932 年

商务印书馆在 30 年代出版的“复兴教科

书”是中国近代体系最庞大、科目最齐全的一

套里程碑式的教科书，影响深远，其中的“复

兴化学教科书”也是本时期化学教科书的典型

代表 [11]。其初、高中教科书均依照课程标准

图 4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1933 年

1936 年版课程标准颁布后不久，全面抗

战爆发，教科书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大多数化

学教科书只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少量修订，没

有再出现初、高中成套的化学教科书，1937—

1940 年新出版的仅有开明书店《开明化学新

教本》（初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更新高

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世界书局《新课程标

准世界中学教本·高中新化学》等少量教科书。

与此同时，日伪政权出于为己正名的政治目

变革时代中的科学启蒙 <<< 郭    震 史海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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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伪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了《初中化学》

《高中化学》，在其控制的区域内使用。

1941 年，教育部颁布《修正初级 / 高级

中学化学课程标准》。修正版高中课标与此前

相比，涉及基本物质与概念理论的部分没有变

化，但“教材大纲”中不只举出规定讲授元素，

还列出相应化合物及具体教学要求，如制备、

性质、用途等，篇幅较之前多出两倍，做到“详

列细目，力求具体，而免空泛” [9]71。然而受

时局影响，各书局难以继续组织系统的成套教

科书编写，修正版课标颁布后至 1949 年，只

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正中书局出版了《新中国

教科书·初级 / 高级中学化学》，此外再无初、

高中成套的新化学教科书出版；高中化学教科

书自编的仅有《大时代高中化学》（兼声编译

社 1942 年）和《朱吴两氏高中化学》（世界

书局 1942 年）两种，此外的 5 种均为美国《实

用化学》②的翻译本。

强调简单明晰，避免抽象理论与复杂计算，与

原有初中教科书相比，删去了放射性元素、化

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和元素周期律的内容，

只对周期表进行常识性介绍。有机化学部分不

再讲系统的官能团分类和芳香族化合物，只选

择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代表性物质，书中第

24~28 章分别为“燃料和简单的烃”“酒、酒精、

醋和酱”“油脂、肥皂和甘油”“糖、淀粉和

纤维素”“蛋白质、食物和营养”。全书最后

还加入“火药和毒气”一章，介绍常见军用化

学品的使用与防护。教科书贯彻修订后的课标

要求，注意体现初中教材的基础性、生活性和

实用性，更好地适应了教学。1948 年，教育部

对课程标准又进行了修订，但由于国民政府的

统治行将结束，修订后的课程标准未及在全国

施行，没有对化学教科书产生实质性影响。

相对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

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对教科书的审查力度明

显增大。同时，化学课程标准经多次修订，其

体系内容已较科学全面，条目规定不断细化。

因此本时期化学教科书的编写自由度逐渐减

小，对课程标准的依附日益严重。教科书内容

和呈现较此前更为系统和规范，但也存在不同

教科书内容相近、特色不明显等问题。“规定

性文件”与教科书编写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

在促进教材规范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减少

了教科书的多样性。 

 2 近代化学教科书的发展特点
2.1 从翻译到自主编写

我国近代的科学和科学教育是在清末伴

② 该 书 1920 年 初 版，1929 年 修 订， 原 名 为 Practical Chemistry：Fundamental Facts and Applications to Modern Life

（New York：Macmillan Co.），中译本名为《实用化学》或《勃康实用化学》。1936 年经增订后改名为 New Practical 

Chemistry: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pplied to Modern Life，1946 年修订，中译本名为《最新实用化学》或《新订实用化学》

《最新实用生活化学》。

③国民政府于 1943 年规定战时小学各科和中学公民、国文、历史、地理必须采用国立编译馆编写的“国定本”教科书，

其余各科仍沿用原审定本教科书。化学“国定本”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中华书局和“五联社”（大中国图书局、

新亚书局、广益书局、北新书局、中联印刷公司）在 1948 年分别出版的初中化学教科书，其内容完全一致。

图 5 《最新实用生活化学》1947 年

修正版初中课程标准的“教材大纲”“以

日常生活为主，关于国防及工业教材，则随时

插入，至于抽象理论及复杂计算，初中学生不

易了解，则尽量删去”[9]57，强调内容选材和难

度上与高中的区别。据此编写的初中教科书以

国立编译馆的《初级中学化学》③为例，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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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门的打开从西方引入的，在新式教育草

创之际，由于缺乏化学专业人才，教科书须从

国外引进方能满足一时亟需。适逢甲午之后，

东邻日本国势蒸蒸日上，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亦

发生转变，加之地缘和文化的关系，众多有识

之士开始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留日

知识分子成为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科学和教育

事业的中坚。因此日本的中学化学教科书在清

末迅速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借鉴对象，被大批翻

译出版。在 1903—1911 年出版的 23 种化学教

科书中有 16 种日译本，占 70%[15]。

进入民国后，社会对本土化教科书的需求

不断增长。著名翻译家王季烈在《共和国教科

书·化学》序言中指出“译本虽善，其编纂目的，

究非为我国学生而设，移甲就乙，终不免少有

扞格。此余数年以来，用译本教授化学所亲历

之境” [16] 序言。一批著名学者如杜亚泉、郑贞文、

顾均正、柳大纲等都参与了民国时期中学化学

教科书的编写。进入民国后，除最初几年尚有 4

种新译日美化学教科书外，国人自编化学教科

书已成为主流，所占的比例从清末的 22% 上升

到民国时期的 83%[15]。这既包含着近代爱国学

者和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也是化学学科和化学

教育在中国本土化和建制化过程的自然结果。

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学科学教育仍然深受

国外影响 [19]。在 30 年代，化学教育家任鸿隽

对当时学校中理科教科书的使用情况进行了

调查，发现高中化学使用国外教科书的情况很

多，且均为美国出版 [20]。时任中华化学工业

学会会长的曹惠群认为：“吾国中等化学教

育尚属幼稚，不能不有所师也。其直接用西

文原本者，以美国 Black 及 Conant 二氏所编

之 New Practical Chemistry 为 最 著。”[21] 该 书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译本有十余种之多，其知识

体系与当时我国自编的化学教科书基本一致，

仍以元素化合物和化学基本原理为中心，但减

少了过渡金属和有机化学的篇幅，对化学与日

常生活、国防、工业、农业相关的内容介绍详

细，教材新颖而偏重实用。这类翻译本教科书

未受审定制度制约，还可以在学校中正常使

用，表明当时的教科书审定在某种程度上似乎

只对自编教科书有效，对翻译本教科书缺乏约

束力，存在着“制度之外的教科书”，而学校

选用教科书也存在一定的自由度 [22]。由于缺

乏相关资料，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尚待进

一步考证。

2.2 从科学著作到教学用书

我国清末的化学教科书具有一定的博物

学色彩，教科书以各类化学物质为核心，介绍

其来源、性质与用途，更多地作为化学事实的

记录载体，以科学著作的面目出现。教材呈现

方式单一，尚未充分考虑实验等栏目的教学作

用和课堂教学效果反馈，缺乏功能性栏目等

教科书基本元素，如《中学化学教科书》（文

明书局 1906 年）将所有教学内容都放在正文

中叙述，既没有单独列出化学实验，也未编入

习题。

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编者逐步意识到教科

书在教学中的工具性作用，促进其向教学用书

的方向转变，使之以更为友好的形式呈现在师

生面前，逐步改变了内容呈现上的单调局面。

如《共和国教科书·化学》（商务印书馆 1916 年）

将化学实验从正文中分立为栏目单独列出，突

出其在化学学习中的重要地位；《新中学教

科书·化学》（中华书局 1925 年）为强调实

验安全设置了“注意”栏目，还加入多处“附

义”，作为补充性学习资料。如介绍乙醇时编

入了“发酵作用”“醇类制法”和“腐败作用”3 

处“附义”；《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化学》（正

中书局 1948 年）“小字和附注材料较多，备

作教师调节时间和程度之用”，在每节开始处

列出内容提要，如“氯和盐酸”一章的第一节

“氯”，列出“氯的存在、发现和制法——氯

的性质和用途——漂白原理——次氯酸——

变革时代中的科学启蒙 <<< 郭    震 史海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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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粉——新生态——消毒防腐作用”，提示

教学重点，方便学生预习和复习 [23]。

清末民初时期，人们对教科书内科技知

识作用的认知水平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功

利层次。与其他理科教科书一样，我国的化

学教科书自诞生后的一段时间里，过于关注学

科知识，对课堂教学和学生关注不足，对知

识的形成过程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关注不

足，教科书栏目贫乏，呈现方式单一。随着新

文化运动的发生和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传入，

反对封建束缚，强调个性发展，提倡科学精神

和思想自由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教育领域强

调教学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不再将科

学教育局限于知识传播层面，注重科学的教育

和社会功能。化学教科书不再只是化学知识的

载体，还成为教师的教学工具和学生的学习工

具，兼顾“教材”与“学材”，成为联系两者

的纽带。教科书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栏目

内容不断丰富，形式多样化，教科书基本要素

不断齐备，体现出教科书编写理念和教育观念

的进步，也从侧面反映了公众对科学教育功能

认识上的深化。

2.3 从纷繁芜杂到系统规范

我国早期的化学课程文件对教学内容的

要求过于笼统，没有规定具体知识点的内容范

围和教学程度。1904 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

中学堂章程》对有机化学的描述仅寥寥数语，

要求在无机化合物之后，“讲有机化学之初步，

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机物” [9]3。加之当时的

教科书多译自国外，因此清末民初时期化学

教科书的教材内容差异较大，深度要求不

一，有的知识体系不够系统，给教学带来不便。

如《中学化学教科书》未介绍烃类和胺，《近

世化学教科书》未介绍卤代烃及部分天然产

物。以 20 年代末课程标准颁布为转折点，课

程文件对化学教学内容的规定趋于全面系统，

促进了化学教科书内容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这

一方面固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

制有关，但更多的则是由于学科发展和教学实

践促进了课程文件的修订，使教材内容逐步系

统完善，推动了化学教科书质量的提高。

化学学科发展是推动教科书内容系统化

的根本动力。以教科书中的有机化学内容为

例，由于受早期学科发展水平限制，人们对有

机物性质和反应规律的认识存在局限，清末民

初教科书中的有机化学内容庞杂而浅显，主要

介绍典型有机物的来源和用途，对有机反应和

有机物之间的转化涉及不多。如《共和国教科

书·化学》对苯这种重要的有机物仅有一百余

字的简述，介绍其来源、物理性质和用途，对

其结构和化学性质仅用“其六个碳原子连结而

成环状，并各与氢原子一个相结合。此等氢原

子，亦可以他原子或他基置换之，而成种种化

合物”两句话带过 [16]184。随着物质结构理论

与有机合成化学的发展，30 年代及以后的教

科书更多关注了有机物的结构和化学性质，如

《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讲了苯的卤代、

硝化、磺化反应以及苯分子结构的不同学说；

甲醇的制法除了从天然物质中提取外，还介绍

了一氧化碳与氢气的直接催化合成法。

教学实践是推动教科书内容不断完善的

直接原因。教科书在从科学知识载体向教材与

学材转变的过程中，逐步适应教学，吸收了更

多面向师生的内容。以教科书中的化学实验为

例，清末教科书只简单记述实验现象，随后的

教科书开始增加仪器装置和实验操作介绍，在

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提高实验的安全性和成功

率，深化学生对化学知识的认识。如氧气的制

取实验在 1903 年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化

学》中已有记载，内容十分简单：“二质（即氯

酸钾与二氧化锰，笔者注）既已匀和，贮入瓶内，

加热，即放气，可令入取气箱内，过水收之”[24]；

1916 年的《共和国教科书·化学》在介绍该

实验时给出了药品的具体用量和仪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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